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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践，出现了普遍性的报酬递

减和国际化倾向。确实，随着代表性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产品和

过程升级的基本完成，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克服

报酬递减，构筑回报递增的一种内生机制。本文要陈述的问题或理论

假设是，在现阶段政治市场上的国家机会主义和经济市场上机会主义

盛行的条件下，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不可能性；而制度化的机会

主义推动的国际化，是一条对民营经济内生长期增长机制愈加伤害的

不归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对浙江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最大的支持因素或效率

来源有两个：一是体制先发优势，这已形成全国性的共识；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专业化产业区基础上分工的深化，带来了大量的，

且是浅层次的递增报酬。包括形成了各类生产协作体系上的弹性生产

体系、企业内外部超细密的专业化分工，灵活的外企网络，知识的溢

出和转移，丰富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等。但这种递增报酬是

浅层次的，本质上是短期不可持续的。首先是因为这种递增报酬依据

的创新，是浅层次的、短期的创新；其次这种递增报酬以外部经济为

主，是典型的马歇尔古典式的报酬递增。 古典式企业之间的原子型

竞争和浅层次、短平快创新支持的、间隔很小的产品差异，普遍的向

下价格竞争倾向，使浅层次的递增报酬必定耗散殆尽。为什么浙江民



营经济没能走向深层次、长期的创新和内部经济为主支持的报酬递增

的发展路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是市场主体选择的结

果。如果市场的力量不足以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就会依理来探

求背后的约束条件。民营经济要追求深层长期的、以内部经济为主的

报酬递增，面临的最大约束是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契约得不到有效

的实施。民营企业开放产权，面临控制权市场失灵 的约束；建立品

牌为纽带的大规模营销网络，面临商标权侵犯、沉没成本损失的巨大

风险约束；追求经营上的规模经济，面临多层次代理制中应收款等信

用问题的约束；追求深层次、长期的创新，面临普遍仿冒、创新溢出

的约束，等等。当然在浙江，也涌现出了一批追求这类深层次、内部

经济为主的报酬递增的民营企业，他们或是与政治统治者合作，或是

发明了一套自我保护、自我实施的制度方法。很高的交易费用和政治

租金，这些企业是否能健康成长，有待进一步考察。因此，面对经济

增长出现报酬递减的约束，民营经济主体选择新的增长方式，缺乏的

是第三方政府提供产权保护和公正、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供给。 

2000 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经济

意义的一年，该年浙江出口占 GDP 的比重首超全国平均水平，从此

出口以 50％左右的递增速度增长，至 2004 年，浙江出口占 GDP 的

比重已达 40％，5 年内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去年（2004）在出口 l

退税政策调整等不利条件下，出口 l 增幅也仍达 38％多。按此增速到

“十一五”末，浙江出口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60～70％。当然，中

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很高的国际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依照要素



禀赋从事专业化生产，出口占 GDP 的比重终究是一个内生变量。进

入本世纪以来，浙江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化倾向，显然是由比较优势内

生因素引致和高交易费用的制度环境推动的二重性质。由于第三方的

产权、契约保护与公正不能有效提供，浙江民营企业以出口贸易为导

向的国际化，很大成分上是一种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不诚信交

易等次品市场驱逐效应。“在市场上提供次品的人就像汽车市场上的

‘柠檬’一样，会使整个市场瓦解。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欺骗性交易的

成本，即欺骗性交易将诚实的交易者逐出了市场”。民营企业用国际

贸易替代国内贸易，实际上是从肮脏的市场走到干净的市场。 

从世界上看，尤其是政府官员发展市场的一个思维定势是，“发

展是硬道理”，国际化发展是更硬的道理。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的提

高。而在新增长理论的逻辑下，将出口的影响、作用机制内生化到自

己的模型之中，构建起了一个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两国增长模型，其

中贸易导致技术和知识的扩散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国际化内生增长

路径包含了很强的假定条件，就是技术扩散和学习吸收是非常畅通，

没有任何约束的。在两国模型中，不仅企业这个“黑箱”没有打开，

企业这个主体根本不存在。而技术的扩散和学习离开了企业及其企业

家是不可能的。 

从技术学习和吸收方面来说，民营企业的出口包括所谓自营出口

贸易都为间接出口，利用外生的贸易中介代理出口，品牌商标、技术

设计，甚至是外包装都是由国外战略经纪人提供的。这样的出口贸易



意味着民营企业的企业家选择了一个完全的贸易合约，在这个合约

中，民营出口企业从此不需要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不确定性和创新，

从熊彼得和奈特角度来说，这样的民营企业已经基本放弃了企业家的

身分，这样的企业已经只是车间意义上的、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这种

性质的企业怎会有学习能力，就连原有积累的创新能力也会逐步退

化。因此，这种没有企业家的企业出口贸易国际化，会导致内源型的

民营经济锁定于低技术含量的专业化生产，反而会伤害内源型民营经

济的长期内生增长机制。 

    技术扩散与学习、吸收是正反馈互动的。从技术扩散角度来考察，

如果把企业这个主体引入模型之中，学习效应是很低的，且低层次的。

这是因为随着西方商业革命和产业组织的演变，基本上所有产业都被

国际跨国公司纳入市场势力范围。品牌制造商、品牌大零售商、品牌

经销商(批发商)三足鼎立瓜分了世界市场，形成了生产商和采购商驱

动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格局。由于如服装、鞋类、玩具、箱包等非耐用

消费品在生产上没有很高的规模经济，依托生产或产业资本难以构筑

市场势力。因此，国际大零售商、经销商驱动的价值链动力来自商业

资本，他们通过构筑巨大的经营上(批发经销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来形成核心能力和进入壁垒，世界各地的中小生产企业只是给他

们提供标准化的货源，获取价值链中不到 10％的加工费用。而采购

商驱动的价值链的利润，主要来自高价值的研发、设计、营销和金融

服务等。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参与国际化可以经

历快速的产品和工艺流程的升级，但要改变自身在价值链各环节中所



处的位置也即功能升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中高价

值环节有着很高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当专业化出口供货企业触及

采购商的核心能力如研发、设计、营销等时，就会被采购商甩掉扼杀。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深化分工和获取规模经济并不会受市场范围的

很大限制。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完全可以依托国内市

场追求高价值环节的报酬递增，并逐步把这种市场势力向国际化延

伸，在与国际垄断势力的竞争学习中逐步提升。但是，在国内市场机

会主义盛行和高交易费用的制度条件下，民营企业为了克服虽然是浅

层次、低价值环节的报酬递增耗散的约束，试图通过国际化来找出路，

可是这条路不仅走不通，也只能获取浅层次、低价值环节的报酬递增；

而且随着创新能力的逐步退化，这条路很可能是一条夕阳之路。 

 
              （据《浙江社会科学》2005 年 7 月第 4期） 


